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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子 梦系魂牵武岭门

月 日，似年 乎是浙江东海岸寻常的一天 象山港南

北两岸的青山连绵不断，奔腾叫嚣的海浪向东海倾泻着。但是，历

史却记录下了这样一个不寻常的镜头：停泊在象山港畔一艘名叫

“泰康号”的兵舰上，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蒋介石在甲板上眺望。

他身穿长袍，头戴呢帽，两颊清 ，双眼深凹，看来有好几个夜

晚没有安眠了。他凝望着港湾两岸渐渐远去的隐隐约约的群山，黯

然神伤。

月年 日下午，是蒋介石留在故乡这块土地的最后

一天。当人民解放军三野七兵团二十二军逼近宁波时，他泣别了

母墓，离开了故乡，乘小汽车从溪口经由江口、奉化到下陈，在

下陈下车后改乘轿子到达象山港畔团壖村。跟他同行的有他的儿

子蒋经国，爱孙爱伦，还有原总统府的军务局长俞济时。他们扶

着蒋介石先乘竹筏再由小舢板驳到早已停候在那里的“泰康号”兵

月 日早上舰上。过了一月， ，人民解放军进入宁波城。

“泰康号”兵舰排水量三千吨，这是当时蒋介石所能掌握的最

大的兵舰了。几个月前，最大的排水七千吨的巡洋舰“重庆号”载

着五百官兵北上了；紧接着，林遵又率领第二舰队起义。这对他

的打击实在太大。想当年，他曾经在兵舰上发迹；可是如今，他

却不得不乘着兵舰远离故土⋯⋯

那是二十六、七年前的往事，当时他三十几岁，当听到消息

说孙中山先生被陈炯明包围，避难在“永丰”舰上，便立即从溪

口赶到广州长堤外滩。在“永丰”舰的甲板上，他谒见了孙中山

先生。一年后中山先生坐在藤椅上，他身背武装带，威武地站在

中山先生身后。有人摄下了这个镜头 事后，蒋介石命人把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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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为散发。他得到中山先生的信任。从此，在人们的心目中，蒋

介石是中山先生的“忠实信徒”。

“永丰”舰上的一次际遇，平添了蒋介石飞黄腾达的资本；如

今，在“泰康号”兵舰上，伴随着滔滔江水，他的几滴清泪滚落

浪花之中

大江东去，问君能有几多愁？

当他知道和谈破裂，长江天险被突破，便作好了告别故乡、祖

墓的打算。魂牵武岭，梦系溪口，今日一别，何日再归故里？回

首群山，乡关掩在苍茫暮色中

从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上“下野”回到溪口的一幕幕难以忘

怀的情景，又在滚滚浪花中浮现出来。

一、蒋介石要回溪口进谱来了

浙江奉化的溪口镇，是一处山明水秀的地方。一条清澈见底

的剡溪曲曲弯弯，从四明山发源，横穿溪口，进入奉化江，与甬

四周群山环绕，真是江汇合，奔向东海 远山青黛近山碧，千丈

白练如飞雪。北连四明，南通天台，苍山如海，山深林密。剡溪

上游凡九曲，相传是东晋王羲之隐居之处，那里还留有右军祠、石

砚、墨池、鹅池等遗迹。雪窦寺、千丈岩、三隐潭等地，唐宋以

来的贺知章、王安石、苏轼、曾巩、赵孟頫、李清照和晚清时期的

魏源等著名文人学士，都曾游咏于此，留下了不少诗篇。一千五

百年以前，这剡溪上游嵊县一带，是当时南方炼钢业的中心，出

产精良兵器，在南朝各个政权抵御北方异族入侵中，曾起过重要

作用，因而驰名 当今，溪口这个地方，由于出了个蒋介石这样

的人物，更引起国内外人们的注意。除了八年抗日战争期间，蒋

介石几乎每年都要回溪口老家一次，时间大多在清明前后。可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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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，正当旧历年关 人们这次回溪口，却是 年 传说着蒋介

石要回溪口进家谱来了。他的儿子蒋经国，还有总统府的军务局

长俞济时、警卫组主任石祖德、参军施觉民、警卫总队长、通讯

大帮穿黄 月呢军装、穿中山总队长⋯⋯一 装的人于 日先行来

到了溪口。他们在武岭山临溪南端的小洋房架起了天线，人来人

往，车水马龙。这一切，表明蒋介石确实要回溪口来住一段时间。

溪口街上也已有传闻：

“徐蚌会战，国军吃了败仗，形势紧张。”

“听说蒋总统可能要下野。”

“蒋总统说要回溪口 ”啦

蒋经国在会见当地士绅时则是说：“这次是奉父命筹备修谱进

”但是，进谱何须架设天线？溪口的谱大事来的 老百姓心存疑问

蒋经国年近四十，中等个子，不胖不瘦，脸盘很象他的生母

毛氏，不象父亲浓眉大眼、高颧骨四方脸。他正和俞济时沿剡溪

踱着步⋯⋯

他是 年农历 月 日在溪口出生的，童年时代就在溪

口度过。他在武岭学校读了六年四书五经。后来，蒋介石把他带

到上海读书 月年 日，上海发生“五卅”惨案 年轻的

蒋经国因参加了这一反帝爱国运动，被学校当局以“行为越轨”开

除 年 月，他第一次离开故国家园，从上海乘苏联轮船到

海参崴再换乘火车，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。

一别故 月，蒋经国才带着苏联籍的国十多年，直到 年

妻子方良和三岁的儿子爱伦回国。他与爱妻方良跪在生母膝下，生

母破涕为笑，扶起洋媳妇，并把长孙爱伦搂在怀里，热泪直流⋯⋯

如今爱伦已长大，可是他的生母却已魂归九泉十多年了。

那是 年农历十一月初三，蒋经国正在赣南担任四区

行政督察专员，忽然接到奉化县长和丰镐房账房发来的急电：“母

亡速归。”十一月初四，他乘专车，飞车到溪口，看到生母毛氏遗

体浮厝摩诃殿佛堂内，他跪在生母遗体前，痛哭失声，悲痛欲绝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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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房唐瑞福向蒋经国诉说他母亲遭日机轰炸惨死的情形：十

一月初二，日本飞机飞到溪口上空，毛太君急匆匆从丰镐房后门

逃出，已经过了弄口，大概想到房间门没有上锁，又返身回去锁

好房门。当她再走到弄口时，适逢日机投弹，炸中了弄口的围墙，

顿时墙倒屋塌。日机去后，不见她老人家回来，大家非常焦急，溪

口镇长蒋立祥带人四处寻找，不见踪影。初三下午，县长何扬烈

闻讯赶到，见毁坍的墙壁有一处隆起，就命人挖开瓦砾，才发现

太君被压在断墙之下⋯⋯

蒋经国泪如泉涌。他吩咐唐瑞福：

“如果一时找不到好坟地，就葬在摩诃殿旁边吧，这是妈妈生

前诵经之处，她老人家喜欢这块地方。”确实，殿堂周围，巨松香

樟，郁郁葱葱。于是，在摩诃殿北隅，造了一个圆形坟墓，墓碑

上书刻了“显妣毛太君之墓”。他还在亲母遭难处亲笔书写了“以

血洗血”四个大字，刻石立碑以志不忘

往事如烟。蒋经国在溪边缓缓地踱步，思绪纷繁。

是呵，人生得意须还乡！在溪口留下最美好的回忆还是抗战

年 年） 月（ 日，蒋介石偕宋美龄由胜利后。民国 南京

乘机 分飞机在宁波南栎社机场徐徐降时飞甬（宁波），下午

落，他和浙江省主席沈鸿烈以及宁波地方官员把父亲接到溪口。溪

口武岭门外，武岭学校的师生和百姓数千人列队欢迎，爆竹连天，

鼓乐动地，“欢迎蒋主席锦旋故里”的金字红绸横幅随风飘拂。蒋

介石夫妇住了 天，祭扫祖茔，遨游名胜，遍访亲族，共庆华诞。

岁生日，月因为 在丰镐房内设了寿坛日是宋美龄的 ，陈列

武岭学校学寿糕 生还演出“群仙上寿”的古装歌舞剧。溪口新

老祠堂联合演戏三天三夜，欢迎蒋氏夫妇荣归故里。那些日子，蒋

介石每晚必亲点一两出戏，看完才走。真是“举镇若狂，共庆升

年，众叛平”呵！然而不到 亲离，下野返乡，只剩东南半壁江

山了⋯⋯

“经国兄，”俞济时走过来轻声说“，一切布置就绪，是否飞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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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复命？”

“通讯人员留下，”蒋经国回答“，警卫工作要加强，我们明天

就回南京。”

二、山外青山楼外楼

月 日年 傍晚。

杭州西子湖畔的“楼外楼”石阶下，警卫森严，数十名全副

武装的警卫人员，在凛冽的寒风中肃立着。

从市区方向驶来的五辆“雪铁龙”轿车，在“楼外楼”门前

戛然停住。

从车上陆续下来的是南京政府的首脑人物。他们是蒋介石、陈

诚、汤恩伯、陈仪、蒋经国和俞济时。

这次他从南京飞抵杭州，要到奉化“蒋介石刚下野 归田”去

了。

浙江省主席陈仪，免不了要尽地主之谊。他知道这位刚下野

的中华民国总统，过去每到杭州，都要吃西湖醋鱼，因此就直接

从机场陪他到“楼外楼”的二楼，摆宴洗尘 楼上华灯初放，暖

烘烘的炉火和热腾腾的酒菜，使得室内的温度升高了

一行人鱼贯登楼，蒋介石坐在首位。

“总裁，请尝尝这西湖醋鱼。”陈仪敬劝着。

蒋介石穿着华达呢玄色长袍，脸孔清癯。他神情恍惚地点点

头，缓缓地端起盛着白开水的杯子（蒋介石不喝酒），刚碰到了唇

边，又放下来。

“总裁，这鱼很新鲜，请趁热用一点。”

蒋介石点点头。他拿起筷子，在冒着热气的醋鱼上只是点了

几点，又把筷子放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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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头子食不下咽，满座都感到不安。汤恩伯向陈诚使了个眼

色，也把筷子放下了。蒋经国一刻也不离地注视着他父亲那黯然

神伤的脸色，一股凄怆之感涌上他的心头，他几乎要滴下泪来。

一会儿，蒋介石离开座位站了起来，向靠窗处走去，倚窗愣

愣地眺望着西湖。俞济时连忙来到蒋介石的身边，也朝窗外望去。

此时的西湖，一片萧飒景象，远处的苏堤，笼罩在淡淡的暮霭之

中；近处的湖心亭，一群寒鸦在几棵秃树上聒噪，显得很是荒凉

“陈布雷的坟筑在西湖哪里？”蒋介石突如其来地问

“听说筑在九溪十八涧那边，这里看不到。”俞济时回答。

这时，蒋经国也站了起来，走到蒋介石的身旁，扶着他轻声

说：“父亲，陈主席好意，您还是吃一点吧

蒋介石在蒋经国的劝说、扶送下，回席坐下。

汤恩伯、陈诚、陈仪也都重新归座。陈诚近乎哀求地说：“请

总裁多少用一点才好。”

蒋介石点了点头。他拿起筷子，抖动地向醋鱼伸去，再三地

笃着醋鱼，但没有夹起来。最后，还是把筷子放下了。

满座默然，正襟危坐。

还是陈诚打破这沉闷的气氛。他苦笑着说：“总裁的胃口既然

不好，还是早点回去休息为是。”

蒋介石默默地点头

“俞局长，”蒋经国轻声说“，到笕桥机场航空学校空军俱乐部

宿舍去

”陈仪诧异地说“，“哦 总裁下榻处‘澄庐’已经准备好了。”

他回头对俞济时“：请去“不用了！”蒋经国回答 关照一下！”

俞济时轻轻地应诺了一声，下楼安排去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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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咎由谁取？

第二天，除陈仪外，陈诚、汤恩伯等一行人陪着蒋介石回奉

化溪口 他们从笕桥机场起飞。

此飞机越过钱塘江。一夜没有安寐的蒋介石 时却有点昏昏

欲睡了。时间才过去几个月，政局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！

月上旬的一天那是 年 。

地点：南京国防部大礼堂

参加会议的除蒋介石外，还有何应钦、顾祝同、白崇禧、陈

诚、关麟征、周至柔、王叔铭、桂永清、汤恩伯、范汉杰、杜聿

明、宋希濂、黄维、李默庵、孙立人和刘峙的代表李树正、胡宗

南的代表沈策，加上国防部、参谋部的一些主要厅长、署长等共

余人。

会议实际上开了 天。第一天，蒋介石神严词厉地致了开幕

“：我们的军事力量比对手强大十倍，为什么打不过对手呢？⋯⋯

你们这些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，骄奢淫逸，溺于酒色，致使将骄

兵逸，纪律败坏，军无斗志 ”他又气恼上来了，越说越激动，

“如今对手的势力日益强大，如果再不觉悟，再不努力，到明年这

个时候，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 万一共党控制了中国，则

吾辈将无葬身之地！”他作了这番警告之后，就离开了会场。

但他派了一名侍从秘书到会，观察会场动静和记录每个人的

发言内容。

国防部长何应钦在作军事形势的报告时，毫无隐讳地说：“这

几年，我们兵员的死伤、被俘、失踪，总数已超过三百万；步枪

一百万支，轻重机枪七万挺，山炮野炮重炮一千余门，迫击炮一

万五千余门，还有战车、装甲车、汽车以及大批通讯器材和大量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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弹药⋯⋯”

事情非常明显，何应钦所以这样说，目 因的是出陈诚的洋相

为这两年来，军队是由陈诚指挥的，他 此外，不负失败的责任

年蒋介石和陈诚迫使他交出军政部长职务一事，他至今耿耿于怀。

何应钦的话，象投石湖心，激起层层水波。

有人沮丧地说：“过去在江西时，共产党只那么一点兵力，还

解决不了他们，现在他们的力量这么大了，这个仗怎么打下去？”

有的埋怨：“陈辞修（陈诚）不能辞其咎！这个仗是他极力主

个月歼灭对方主力。现在张打的。他胡吹什么 个月、 呢，一败

涂地，他应负完全责任！”

宋希濂冷冷地说：“我这次由新疆来南京，路过兰州、西安、

武汉，见过不少军官，他们都说这仗很难打，部队普遍有厌战情

绪。”接着还说，“现在几百万元钞票，抵不上从前的一元钱；物

价直线上涨，老百姓叫苦连天，人心惶惶，如果不稳定物价，人

心更加不可收拾。”

会场上一片沉默。

宋希濂沉着脸继续说：“士兵们吃不饱，穿不暖，面黄肌瘦，

精神萎靡，许多下级军官饷银，维持不了其家属的最低限度生活，

自杀者有之，卖淫者有之，弃儿鬻女者有之。总统说，政府还有

亿元美金，我建议：自本月份起，所有官兵伙食费一律改发现洋，

元到每人每月三元，将校尉级薪金也改发现洋，每人每月

元。”

宋希濂的这个建议，孙立人、黄伯韬等表示赞同。

侍从秘书把一份份报告递到蒋介石的手中。他脸色阴沉，不

断地在室内踱来踱去。

他换去便服，穿上军装。军装上佩着两枚勋章，一枚是他自

己颁发给他自己的最高勋章，另一枚是杜鲁门赠给他的。他来到

会场，步上讲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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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用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，然后缓缓地说：

“我们黄埔建军二十多年以来，历尽艰难险阻，但在袍泽们大

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决心下，坚持奋斗，终能化险为夷，渡

过种种难关。近两年来，在军事上遭受挫折，乃是不容讳言之事

实。然今之最要者，乃同心同德，共济时艰，抱定有我无敌之决

心，激励士气，共挽危局，切勿相互埋怨，相互倾轧。”说到这里，

他向坐在一旁的何应钦瞪了一眼，何应钦却若无其事地坐着。蒋

介石继续说：“尤其是我们这些高级负责人，处在危疑震撼之际，

更宜力持镇静，绝不可有丝毫悲观失败之情绪和论调，以免影响

士气。对共产党之斗争，除军事外，尚有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宣
”传各个方面之斗争。而最重要者，乃哲学之斗争

众人愕然。此时此刻，老头子怎么忽然讲起哲学斗争来了？

“就总的力量来说，我们仍比共产党大许多倍，没有任何悲观

失望 ，现在最要紧的，是的理由。‘破山中之贼易，去心中之贼难

要打破害怕共军的心理。曾文正公昔曾数度濒于危难，但他坚持

到底，终于克敌制胜，削平长毛，转危为安。凡我忠贞之士，务

须一心一德，矢勤矢勇，担负起削平大难、挽救国家民族之重责。”

这次军事会议虽甚严肃，但与会者无不有某种悲凉之感。会

议结束的时候，蒋介石命令杜聿明任徐州“剿总”副总司令兼一

个兵团的司令；派黄维去信阳编组一个兵团，防止共军进犯武汉；

又调宋希濂任华中“剿总”副总司令兼一个兵团司令职务，防止

共军进入川湘。他当面嘱咐杜聿明道：“徐州乃首都之门户，形势

险要，我们有重兵驻防，料想共军不致轻举妄动，贸然渡江。望

你好自为之。”

蒋介石尽管向这些将领打了一通气，软硬兼施，要他们立即

走马上任，但他们仍然偕妻携子，盘桓于上海杭州之间。直到 月

上旬，宋希濂、黄维等人还流连在西子湖畔。蒋介石闻讯大为恼

火。他把这些将领找了来，严厉地责问：“为什么还没有去？明天

立刻去！”当这些将领们喏喏连声地走了后，蒋介石还不放心，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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怒气冲冲地对军务局长俞济时说“：你明天就派飞机把他们送走。”

“总裁，栎社机场到了。”

不知是谁在告诉他。蒋介石从迷糊中醒来。

飞机徐徐降落。

四、大洋彼岸的信息

飞机在宁波南郊栎社机场降落后，从溪口武岭学校开来的几

辆轿车，已在那里等候。蒋介石等一行人上了车，就沿着鄞奉公

路向溪口驰去。

这是他第三次下野了 前两次下野，他都能东山再起，但这

一次呢？他感到有点茫然

事情还得从 当时，人民年夏天说起 解放军已开始反攻，

白宫方面特派魏德迈来华“调查”。一个月后，魏德迈离华前夕

月 日），在黄埔路官邸蒋介石所设的欢送茶会上，向国民党

高级军政人员宣读了一篇访华声明。这篇声明含蓄地指责南京政

府“麻木不仁”“、贪污无能”。更令人吃惊的，这声明中竟然有这

样一句：“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。”这无异于告诉

人们：老头子已经不行了。

日，马歇尔主持月 的美国国务院就魏德迈的访华报告征

象询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的意见。司徒雷登的密电回答说：“⋯⋯

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，其资望已日趋式微，⋯⋯李宗仁的资望

日高。”这表明，司徒雷登已向华盛顿当局举荐李宗仁取代蒋介石

了。

蒋介石深知大洋彼岸的那些当权者有意于换马了，他恼怒，但

又无可奈何。他抱着一线希望，这希望就是美国大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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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，陈立夫以参加“世界道德重整运年 动会”为名，

到了纽约。陈立夫到了美国之后，曾说过这样的话：“杜威之当选

“”如果杜威当为美国总统，几乎系一定不移者 选，对于以军事

援助中国，将采取一种非常之办法⋯⋯”

可是，事出意外，杜威没有当选，杜鲁门蝉联美国总统。蒋

月 日写信给杜介石失望了，他不得不在 鲁门，提出“：支持

国民政府作战目标的美国政策，如能见诸一篇坚决的宣言，将可

维持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信心，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，以从

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。”但是就连这么一点微薄的要

天之后也被杜鲁求， 门拒绝了。

蒋介石沉不住气 他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已岌岌可危。他的了

脾气越来越暴躁。一种大祸临头之感落到他的侍从们身上 侍从

们无不战战兢兢，生怕发生不测的祸事。

月 日，蒋介石的“文胆果 ”然 陈布雷自杀身亡

他绝望了。

那是一个深夜，蒋介石在自己的房间内踱来踱去。他感到电

灯光十分刺眼，揿了一下电铃，侍从闻声进来。

“点蜡烛来 电灯关掉！”

过了一会，两支蜡烛放上台子，室内的光线骤然暗下来。

他坐近台子旁，两眼呆呆地对着飘忽的烛光。

宋美龄悄然入室。

“怎么，还不休息？”

“唔！”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宋美龄见他不答，就在他的对面坐下：

“不早了，应该休息了！”

蒋介石蓦然一惊“。该休息了？”不 他的思绪还停留在正考

虑的问题上。败在共产党手里吗？不，决不能！他霍地站了起来，

手边的茶杯被碰翻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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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忽然转向宋美龄，目不转睛地瞧着她。严肃地说，“你到美

国去一趟！”

“美国？”宋美龄好生诧异。

“是的，去向他们陈情！”

“别的人去不行吗

“必须由你去，亲自去

月 日，宋美龄接通了美国国务院的长途电话，表示她要

访美。马歇尔要她以“私人资格”前去。

日，宋美龄月 飞美。

日，她晤见国务卿马歇尔 日，又月 访晤了总统杜鲁

门。

宋美龄向对方提出了一套援华计划：一、美国发表支持南京

政府反共救国的正式宣言；二、派遣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来华主

持反共战争之战略与供应 年的制订工作；三、核准对华军援的

计划，每年 亿美元。

但是，杜鲁门与马歇尔对宋美龄的要求未加理睬。杜鲁门说：

“美国只能付给已经承诺的援华计划的 亿美元，这种援助可以继

续下去，直到耗完为止，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

持的中国。”正在宋美龄访美期间，美国国务院还发表了白皮书，

责备国民党政府“腐败和无能”，“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⋯⋯任何

大量之军事援助，均于事无补”。

看来，大洋彼岸，非要蒋介石下台不可了。

五、在黄埔路总统官邸

月 日夜晚，在南京黄埔路蒋介石官邸，蒋介石召见吴忠

信，要他接任吴鼎昌当总统府秘书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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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总统，我不是秘书长的材料 ”，吴忠信为难地说。

蒋介石轻轻地拍着吴的肩膀，微笑说：“观察最近内外形势，

我干不下去了。我走开后，势必由李德邻（李宗仁）来维持。你

就帮德邻上轿吧！等他上了轿，去留由你自己决定。”这是蒋介石

第一次公开表明：他要下野

月 日，司徒雷登的中国顾问傅泾波对行政院长孙科说：

“蒋总统之下傅泾波的建议，是否出自他的意见

司徒雷登回答说“：作为一个美国大使，我不能发表正式意见。

但以私人资格而言，我确实衷诚赞成和谈运动。”

事情已经很清楚。整个南京官场，从上到下，都在窃窃私议

和谈一事。

月 日，新任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拿了白崇禧的一封“亥

敬”电（“亥” 月 ，“敬 ”为代表 日）给蒋介石。蒋接过来

一看，内容是：

“⋯⋯民心代表军心，民气犹如士气。默察近日民心离散，士

气消沉，遂使军事失利，主力兵团损失殆尽。倘无喘息整补之机

会，则无论如何牺牲，亦 意会及此，忧心如无救于各个之崩溃

焚。崇禧辱承知遇，垂二十余年，当兹危急存亡之秋，不能再有

片刻犹豫之时。倘知而不言，或言而不尽，对国家为不忠，对民

族为不孝。故敢不避斧铖，披肝沥胆，上渎钧听，并贡刍荛 一 、

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，请美、英、苏出面调处，共同斡

旋和平；二、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，恢复和平谈判；双方

军队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，听候和平谈判解决。并乘京、沪、平、

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，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，争取时间。”

看完了这份电报，蒋介石冷笑了一声，随手把电报扔在一边。

他心中明白，这是“内外夹攻

就在这时，张群匆匆进来

“报告总统，程潜发表通电。”

“他怎么说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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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他 ”张群迟疑一下，“要求总统下野，以利国共和谈。”

“哼 蒋介石压住怒火，“他们两人倒凑在一起了。”沉默片

刻，叹了一口气，说，“事情是在那边 他指了指地图上北美洲

方向

张群和吴忠信默不作声。

蒋介石回头对吴忠信说：“你给我发电，召阎锡山、胡宗南来

京。还有，立即发表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的任命！”

“是！”吴忠信应了一声，随即向张群使了个眼色，两人都退

了出去。

月 日，阎老西（阎锡山）一到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，蒋

介石就把程、白的通电和自己准备下野的意思告诉了他，征求他

的意见。

阎锡山说：“总统，事尚可为，何必出此下策？”

听了这话，蒋介石很是感动，他握住阎锡山的手说：“还是你
”有忠心，有眼光；我考虑一下，暂不表示态度

这时，张群又进来了，他向阎锡山打过招呼，然后向蒋介石

报告“：白崇禧又来电。”

“怎么说？念给我听。”

“是。”张群念道“：当今局势，战既不易，和 顾念时亦困难

间迫促，稍纵即逝。鄙意似应迅速将谋和诚意，播告友邦，公之

国人，使外力支援和平，民众拥护和平。对方如果接受，借此摆

脱困境，创造新机，诚一举两利也。总之，无论和、战，必须速

时不我与，谋决定 恳请趁早英断。”

蒋介石苦笑着问阎锡山道：“你看怎么样？”

阎锡山皱起眉头。

张群说：“还有河南张轸，也发来电报，同样主张。”

“哼！”蒋介石再也按捺不住怒火“，这个狗头军师，要我的好

看！好！就看他们的

蒋介石怒气冲冲，在房中转来转去，张群、吴忠信、阎锡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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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面相觑，默不作声。

蒋介石突然停住，对吴忠信说：“把陈方找来，我决定发表元

旦文告，由他来办。写的时候，这句话一定要写上：中正个人进

退出处，绝不萦怀，而取决于国民之公意。”

六、最后的晚餐

月 日年 ，除夕之夜

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，火树银花，五彩缤纷，一派节日气氛。

蒋介石要在这里举行除夕晚宴。

在辉煌的灯烛下，人们的表情显得十分阴郁。室外，凛冽的

寒风吼叫着，更使人们闻而寒栗。

到会的有副总统李宗仁，行政院长孙科，立法院长童冠贤，总

统府秘书长吴忠信，以及国民党中常委张群、陈立夫、谷正纲等

余人，他们轻声交谈着，态度十分严肃

蒋介石出来了，他的脸色非常阴沉。他招呼大家就座吃饭。全

场静寂，惟闻杯盘盏碟之声 饭后，蒋介石以低沉的声调开了言：

“现在局面严重，党内有人主张和谈 我对于这样一个大问题，

不能不有所表示。现拟好一篇文告，准备在元旦发表。现在请岳

军先生读一遍，征求大家的意见。”

这篇出自陈布雷自杀后任总统府政务局长陈方手笔的文告

由张群念着，全场鸦雀无声

李宗仁坐在蒋介石右手。蒋侧过脸问李对这篇文告有何意见？

李宗仁开始答道：

“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。”

就在这时，有人突然在席间哭出声来，那是谷正纲 他边哭

边嚷：“总统不能下野呀！总统不能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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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介石心中一动，但仍板着脸。

“我反对发表这个文告，因为这将对士气民心发生不良影响。”

这是谷正鼎的话。

大厅在骚动，人们在窃窃私语。萧同兹与范予遂在说悄悄话：

“下野谋 呀和，倒也‘以孚众望

⋯”张道藩尖着喉“现在非常时期，总统无论如何不能下野

咙在喊。

蒋介石再也忍耐不住了，他火辣辣地说：“我并不要离开！是

有人要我离开！我的下野，不是由于共产党，而是由于本党中的

某一派系！”

全场鸦雀无声。有人愤懑，有人惶惑，也有人嘴角挂着冷笑。

蒋介石又侧过脸对李宗仁：“就当前局势来说，我当然不能再

干下去了。但是我走之前，必须有所交代，否则，你就不容易接

手”，说到这里，他“嗯”了一声，“告诉健生，不要再发通电什

么了，以免动摇人心！”

李宗仁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总统英断，我无有不从之理，一切

还望赐教。”

“我的下野文告和你的就职文告，你再仔细过目一下。”蒋介

石递过去两个文件。

一个是蒋的元旦文告，也是一个“求和声明”，文告中提出在

保存宪法、法统和军队的条件下和中共重开和平谈判，并表示只

要和平能早日实现，他的“个人进退”可以“惟国民公意是从。”

至于他的“总统”职位，文告中没有“辞职”的意思，甚至连

“引退”都没有明说，只是含糊其辞地说：“为冀感格共党，解救

人民倒悬于万一，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‘总统因故

不能视事时，由副总统代行总 日起，统职权 之规定，于本月

由李副总统代行其职权。”

李宗仁一看文告中只宣布由他代蒋介石行使总统职权，而不

是接替他的总统职位，心中已不高兴，但是不敢说。再看早已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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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他的就职文告中，也是写的由他“代行总统职权”还继续称

呼蒋介石为“总统”，便鼓起勇气问道：

“总统，你不是说要我继承总统吗⋯⋯”

“嗯，由你代行我的职权，嗯。”蒋介石脸色阴沉“，你出面求

和，你这姿态一出，共军的进攻可能和缓一下”，蒋介石盯着李宗

仁，双目闪闪发光，“你谈谈看，我做你的后盾，嗯

“总统，我认为你的文告中引用的宪法第四十九条也不完全，

你引用的只是下半段⋯⋯”李宗仁忍耐不住了，“你对我说过，五

年内不干预政事⋯⋯”

“唉，德邻，你也看到了，党内意见很多，我恐怕写了由你继

承总统，更通不过，你更不易接手。”蒋介石表面上答应：“这样

吧，你的就职文告的文字我再叫人斟酌改一下。”

可是，李宗仁的就职文告发表后，仍照原样，一字未动。

年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后，各方反应冷淡

这几天，蒋介石可是度日如年。他倒不在乎各方的反应，他

月 日，他在官邸召见吴忠所重视和等待的是中共方面的反应

信，对吴说：“你给我发电报给白崇禧 ”接着他口述：

“亥敬、亥全两电均悉，中正元旦文告，谅荷阅及，披肝沥胆

而出，自问耿耿此心，可质天日。今日吾人既已倾吐精诚，重启

和平之门，惟言和之难，卓见已详。如何方可化干戈为玉帛，想

兄熟虑深筹，必已有所策划，甚冀惠示其详，俾资借鉴。今大计

虽已昭明，而前途演变尚极微妙，望兄激励华中军民，持以宁静，

借期齐一步骤，巩固基础，然后可战可和，乃可运用良如，则幸

矣！”

刚刚念完，张群进来报告：“中共有反应了！”

“怎么讲？”蒋介石急切地问。

“请总统过目。”张群呈上电稿。

蒋介石接过一看，见是新华社的评论，标题是：《评战犯求

和》。他气得扑的一声坐在沙发上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